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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
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

夏广兴　 闫伟伟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
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

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

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

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

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

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密教；宋代；五色线习俗；阴阳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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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佛教日趋世俗化，随着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影响，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之大变。

僧人译经、开坛、法事、俗讲等活动的举办已经远远超出寺院的范围，许多佛事活动中都有官员、文人、百

姓的积极参与。不少社会上层阶级人士亦信奉佛教，上行下效，社会上掀起了延请僧人、置办法事的热

潮。一方面民众在操办寿宴、破土动工、乔迁新居、行业开张之时，本着祈福求吉的愿望，往往会延请寺

院高僧前来念经咒、作法事；另一方面许多佛教节日亦受到普通百姓的热诚追奉，一些佛教习俗甚至发

展成为全国性的节日盛宴，如盂兰盆节、浴佛节等等。随着佛教在民间的流播，一些传统习俗中亦融入

大量佛教元素，如五色线、祈雨习俗等即是①。在这些法事、节庆当中，诵持大悲咒是其必备环节，也就

是说，大悲咒通过融入佛教仪轨的方式，以法事为其主要形式，走入了千家万户。其中，大悲咒与五色线

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色线是持诵大悲咒时为之加持护法的一个重要道具。它不仅在佛教中具

有特殊意义，而且与中国传统五行学说有着一定关联。

一　 五色线与阴阳五行说

五色线，又名五彩缕、五色缕、五色绳、朱索、百索、色!等，其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学说
有着密切的联系。五行学说历史悠久，“五行”一词可以追溯到现存最早史书《尚书》中。五行理论十分

复杂，它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构成。五行相生相克，并分别对应五脏、五感、

五音、五味、气候、季节等等。五行学说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名“五色”、“五方”。与五脏、五音等相同，它

们除了与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一一相对应外，也可相互对应。五行学说之五色，也是白、赤、黄、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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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１０＆ＺＤ１０４）及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规划项目（１１ＹＪＡ７７００５４）阶段
性成果。

夏广兴：《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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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上公注《道德经》有云，“五色有青、黄、赤、白、黑”①。自春秋战国时起，“青、赤、黄、白、黑”作为

五种正色，“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②“五色”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与此同时，古

人还将其与方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周礼》有云：“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

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③。在中国传统哲学表现中，东方为方位之首，春天为四季之首，所以将东赋予

春。春天万物萌发，大地回青，即“春属木，其气青”。因而，东方主青色。又，南方主夏，夏属火，火为

赤，得南方主赤色。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五行学说将季节与金、木、水、火、土五元素，“五色”之白、青、

黑、红、黄，及“五方”之西、东、北、南、中一一对应，形成“五方色”理论④。色彩与方位、季节的连接，体现

出古代思想家“现象本体互融、体用不分”的一个特点⑤，它其实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空间及时间的一种朴

素认识。“五方色”流行很广，《说文解字》也深受其影响，它在解“青”、“赤”、“黄”、“白”、“黑”五色时，

就有意识的将其与方位对应，分别以“东方色也”、“南方色也”、“地之色也”、“西方色也”、“火所熏之色

也”释之。此外，在五行学说中，还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吉祥，有辟邪镇守功能的白虎、青龙、玄武、朱雀

四圣兽与四方各色分别对应：白虎为金，守护白色，主西方；青龙为木，守护青色，主东方；玄武为水，守护

黑色，主北方；朱雀为火，守护赤色，主南方；中央黄色为土。这样，五色就与五位及圣兽产生具体对应的

关系。五方色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涉及哲学、军事、建筑、文学、武术、艺术等多个领域。从夏商周殉

葬祭祀制、历代帝王陵墓修建、古代严格的丧葬仪礼，可以看出我国对死亡的重视。其中，司命主的属下

“五岳卫兵主将”，俗称“五鬼”，其形容便是“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军事

方面，五方色是我国古代军队令旗的颜色，李卫公兵法有云：“诸军将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

方金，皂北方水，碧东方木，黄中央土”。五方旗是军队平日训练、战时指挥的重要军备。此外，五方色

还是福寿的象征。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⑦。五方色在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公众认可的厌胜辟邪的功用。

二　 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流播

五色线习俗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已有记载，据汉应劭《风俗通》载：“五月五日，以五色丝

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此乃避邪之

俗。同时，五色线还视为婚聘之礼。据郑樵《通志》载：后汉之俗，聘礼三十物者，以玄"、羊、雁、清酒、
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

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钻，凡二十八物。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东方之始，共三十

物，皆有俗仪，不足书。⑧至唐代，又有“婚礼，纳采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

干漆九事”之说⑨。可见，这种婚庆习俗沿袭至唐，长命缕作为聘礼这一习惯被完整的保存下来。长命

缕本身并未有经济及实用价值，之所以长期作为聘礼，是因为其寓意吉祥。至于佩戴长命缕可以得良缘

之说，也源自汉代。《西京杂记》中有戚夫人侍儿描述宫中奢华生活的记载，其云“至七月七日，临百子

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瑏瑠。这样的说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相关描写，

其云：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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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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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鹏、李安纲：《道德经》，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１２３页。
李零：《孙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 ３４页。
陈戍国点校：《周礼》，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０４页。
在这里四季其实为五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认为长夏分为“夏、季夏”两时。

王文娟：《五行与五色》，载《美术观察》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
［宋］李窻等撰：《太平广记》卷三七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３００２页。
［唐］崔令钦撰、罗济平校点：《教坊记》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页。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礼略第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 ７１３页。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６页。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三，陕西：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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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①可见，在唐玄

宗时期，宫妃曾仿汉戚夫人之雅举，在七夕时节，用五色线作乞巧之用。

宋代直承此俗，不仅曾訸《类说》卷六中继承了《西京杂记》中五色线相怜爱这样的说法，而且还出

现欧阳公“楚俗传筒黍，江人喜竞船。深宫亦行乐，彩索续长年”这样的感慨②。另外，宋代文学作品中

女孩系带五色线求姻缘的描写非常多，如“菖蒲酒满劝人人，愿年年欢醉。偎倚，把合欢彩索，殷勤寄

与。手把合欢彩索，殷勤微笑旆檀郎。低低告，不图系腕，图系人肠”等等③。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五色

线习俗深受开元天宝时期的影响，它的佩戴时节已经由“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臂，曰长命缕。以艾为人

形，置户上辟恶”的端午扩大到七夕节④。沿袭唐人五色线神树的传说，宋人笔记发展出五色线织锦的

故事：如“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杼”⑤；又如

因癨国献女功，“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等等⑥。在此，五色线其实已经被宋人看作是女

儿展现“女功”的七巧线。也正是在宋代，五色线的时节生命被延长，开始从端午一直佩戴到七夕时节。

五色线习俗至宋代，已经成为国家节庆，其发展程度已趋成熟。在历时数百年的时间里，五色线习俗信

持范围的得以扩大化。与唐代相比，其信持功德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即由厌胜趋向姻缘。其主要

表现为：宋代，在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演变成女儿节。在传统习俗中，女孩们要在五月五日端午节，将

五色线佩戴在手腕或脖颈上，宋代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女儿端午佩戴朱缕的描写，如“盘丝系腕，巧篆

垂簪，玉隐绀纱睡觉”⑦；“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⑧等等。按照当时的习俗，女孩戴上五色线之后，直到

七月七日七夕节才可以将其剪下，并要抛挂在房檐上。传说，挂在房檐上的五色线会在七夕夜晚被喜鹊

衔走，用于搭设牛郎织女相会所用之鹊桥。有的未婚女性还会专门选择有月光的晚上，在对月诚心祈祷

之后，才将五色线佩戴在手腕上，希望它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姻缘。更甚的是，五色线作为良缘的承载者，

经常被青年少女作为定情之物互相赠送，所谓“自结成同心百索，祝愿子更亲自系著”⑨。

三　 密教经咒与五色线习俗

密教传入中土，与中土民间习俗交融互汇，吸收了大量中土元素，如五色线习俗即是。密教所阐释

的五色谓：“青、黄、赤、白、黑，童女所合”瑏瑠。据密教经典记载，制作五色线时，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五色

细缕，用香、净水清洗后，令洁净的童女自右向左将五色丝线合成一股，并加持五如来真言。五如来真言

各持一色，为五如来色，分别为“大日佛加持白色、宝幢持赤色、花开敷持黄色、无量寿持绿色、鼓音佛持

黑色”瑏瑡。白色代表大日佛，它是一切众生的本源，是最初、最洁净的颜色；赤色代表的是宝幢如来，“既

发菩提心于明道中，降伏魔怨灭除盖障”瑏瑢；黄色代表开敷华王如来，“以成正觉时，万德开敷皆到金刚实

际”；青色代表无量如来，“既到金刚实际，即以加持方便，普现大悲曼荼罗，如净虚空中具含万像”；黑色

代表鼓音如来，“本者即是如来自证之地，住大涅?；若舍加持神力，则一切心量众生非其境界，是故其

色幽玄”。五色分别代表五如来，五如来又各自显神通，护持佩五色缕者。有佛偈曰：“行者次于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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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观大日。……东方号宝幢，身色如日晖。南方大勤勇，遍觉华开敷。金色放光明，三昧离诸垢。北方

不动佛，离恼清凉定。西方仁胜者，是名无量寿”①。与之前五色对照来看：白色代表大日佛，居中；赤色

代表宝幢如来，居东；黄色代表开敷华王如来，居南；青色代表无量寿如来，居西；黑色代表鼓音如来，居

北。如此，在佛教中，五色线的白、赤、黄、青、黑五色可以分别找到五位守护佛，并分别对应五个方位。

有唐一代，密教已融入五色线习俗之中，并赋予诸种现世利益，如“若患鬼病加持五色线索，当使佩

之即便除差。”②“若亦立门书着气病者，当额书七鬼神名字，复取五色缕线，各各结其名字系着门上，大

吉祥也。”③这类宣说在密教经典中习见。尤其是作为密教重要表征之一的持咒，在五色线习俗中结合

的较为密切，如“诵此咒三遍，缕五色结作二结系项。此陀罗尼，四十二亿诸佛所说。”④五色线与密咒结

合有诸多现世利益，如可疗疾、驱鬼等。“复有大鬼神王，名旃檀干闼婆，于诸鬼神最为上首。当以五色

!，诵此陀罗尼，一遍一结，作一百八结，并书其神鬼名字，使人赍此书!，语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
如风，到于四方，随彼十五鬼神所住之处，与旃檀干闼婆大鬼神王，令以五色线缚彼鬼神，勿娆众生，兼以

种种美味饮食、香华灯明及以乳粥供养神王。”⑤“若行此法，须五色缕线咒作七结。若痛，从头下先系顶

系脚手，令火急之，咒水三遍豿之，即差。”⑥在诸经咒中，大悲咒最为抢眼。

有唐一代，译经事业十分兴盛，其中包含有大量密教经典，如玄奘译《不空#索神咒心经》、李无谄
译《不空#索陀罗尼经》、菩提留志译《不空#索神变真言经》、智通译《千手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
经》、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一大批有关观音经咒的传译，从而

使得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索观音、如意轮观音菩萨等诸密教观音受到不少民众的追崇，尤
其是大悲观音信仰在民间迅速传播⑦。在诸密教经咒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悲咒了。“大悲咒”亦名

“大悲神咒”，出于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俗称《千手经》，为

密教重要经典之一。千手经源于持明密教，它是大悲观音信仰的根本经典，是中国佛教与民间信仰中流

传最广的经咒之一。御制《大悲总持经咒·序》言：“世间善男子、善女人、一切众生，秉心至诚持诵，佩

服此经咒者，种种恶趣，种种苦害，咸相远离，咸得圆融，超登妙道。”⑧该经称，观世音菩萨在过去“无量

亿劫”时，于千光王静住如来处闻此“大悲心陀罗尼”，经言诵持此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

种恶死。“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纵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

除灭。若侵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师忏谢，然始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师即来，为作

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十恶、五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寺、偷僧癨物、污净梵行，如

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⑨于是，乃发誓“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身上即时长出千手千眼，悉皆

具足。

大悲咒在当时广大的佛教信徒中广为流传，在文学创作中也必将留下印证，而小说作为最接近民众

生活的俗文学，受其影响也是首当其冲。大悲咒的流行在当时的文人笔录中可窥一斑，如唐段成式的

《酉阳杂俎》续集卷六有“翊善坊保寿寺”条，就有云“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瑏瑠；宋洪迈的

《夷坚志》中甚至还有一位“日持大悲咒百八遍”的“平江僧慧恭”瑏瑡。诸如此类的例证在各代的文人笔

记中多不胜举。同时，大悲咒的流行对当时的民俗发展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从唐宋时的正史、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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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诗词等文献资料来看，一方面，大悲咒利用自身功德殊胜的优势融入多种佛教节日中，随着佛节扩

大为民节，融入当时的民俗当中，如盂兰盆节、圣诞会、祈祷会等等。在对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之

后，可以发现：一方面，大悲咒的弘传为唐宋小说提供文学创作题材、丰富文学创作风格。另一方面，通

过小说中故事情节的描写，很好地考查出大悲咒对当时风俗的影响，同时也再现出唐宋时期特殊的人文

风貌。

大悲咒本身就吸收了五色线习俗的五色线元素，作为其仪轨法具。据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

音菩萨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有记观世音菩萨传大悲咒法，有告梵天云：“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

作索，咒二十一遍，结作二十一结，系项”①；或“咒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界，皆得”的方法为施大

悲心法作结界②。之后，又对五色线的良缘功能进行加持，从而使得五色线习俗从端午节延续到七夕

节。从中可见，大悲咒的弘传对民俗的重要影响。对比大悲咒五色线之“五色”与五行之“五方色”，可

以发现二者惊人的“巧合”。首先，两者“五色”完全相同，皆为中国传统的五种正色———白、青、黑、赤、

黄。自然界颜色多种多样，仅彩虹就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而五色中除去白天黑夜这两种最

基本的色彩，剩下的青、赤、黄三色又不具备诸如“三原色之红、黄、蓝”等特殊含义，其选择就具有很大

的随机性。中国之所以认为白、青、黑、赤、黄为五种“正色”，是汲取本土特殊的历史文化而生的中国传

统哲学思想之自发选择的结果。显然，印度无论是气候季节，还是人文风情都与中国大不相同。如果印

度佛教的五色线，选取释迦牟尼成道时圣体所发“红、黄、白、橙、蓝”之五色，似乎才更为合理。其次，两

者的五色理论都与方位相关联。中国传统之五色受五行学说的影响，与方位紧密结合，形成具有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的五方色。再观五色线之五色，由上文可知，其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也有对应关系。

最后，两者都有相应的守护神。五色线之“五色”有大日如来、无量寿如来、鼓音如来、开敷华王如来、宝

幢如来，五如来的守护；而五方色有东之青龙、西之白虎、南之朱雀、北之玄武，四圣兽的镇守。二者都有

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神”的守护。这三种“巧合”层层叠加，便不能再称之巧合。考虑到中国传统的阴

阳五行学说源于上古夏商周时期，其产生时间远远早于大悲咒之五色线。可以推断，大悲咒的五色线是

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五行学说融合而成的。

由上文中可知，大悲咒五色线的外在形态及其表义与五行学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实，这并不奇

怪。因为五色线习俗的丝线颜色本身即是取自五方色。而大悲咒之五色线也是受当时流行的五色线风

俗而来。比如，大悲咒五色线的功能、佩法又与五色线习俗非常相似。佛经中有云“若加持五色线二十

一结，安悉香熏。鬼病者佩则得除差”③。这与五色线习俗的“辟兵及鬼，令人不湿病”一致。并且，佛教

佩戴五色线的方法是系在手臂上，如“阿梨先自取!三结，作金刚结。用系左臂，护持自身，次一一为
诸弟子系臂”④。虽然之前佛教不乏“系颈”者，但从数量上来，后来者或出于方便故、或受民俗影响，还

是系之于手臂的现象更多，这就又与五色线系臂的习俗表现出一致性。因而，无论是从五方色来看，还

是从五色线佩戴习惯上来看，大悲咒之五色线来自民俗无疑。

此外，大悲咒对五色线习俗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纵观五色线发展的历程，在汉唐时

期，五色线一直是端午驱邪之吉物；唐玄宗时期，宫妃仿汉，五色线开始作为乞巧之线；宋代，五色线变为

女子求姻缘之物。可见，在玄宗之后，五色线开始与七夕节相连接。且在此之前，汉代已露此端。那么，

在汉武帝至唐玄宗，八百年左右的时光中，五色线为何停留在端午时节，而直到宋代才正式沿用到七夕

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唐宋此俗之差异，源于大悲咒的流行。如上文中所述，唐代盛行的端午五色线

习俗，促使佛教将民俗之五色线加之佛教教义，用作大悲咒等密咒的诵持仪轨佛具。大悲咒将民众熟知

的五色线融合吸纳，使之成为自身诵持的法具，无疑为其传播打开方便之门。这实质上显示出的是大悲

３７

夏广兴等：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①

③

④

②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 ２０册，１０８ｃ、１０９ｂ。
［唐］菩提流志译：《不空薻索神变真言经》卷一一，《大正藏》第 ２０册，２８４ｂ。
［唐］一行撰：《大?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五，《大正藏》第 ３９册，６２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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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为适应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快递融入唐代社会而做出的自身调整。此外，大悲咒还将自身功德赋予

五色线，其中一项便与姻缘有关。在诵持大悲咒的时候，会先进行请神仪式，其中有“一心奉请，南无日

光菩萨、月光菩萨摩诃萨”①。然后，观自在菩萨为众神诵念大悲真言，“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

尼咒而拥护之”②。在诵持完大悲陀罗尼后，又有“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益其效验”③。可见，

月光菩萨便是大悲咒供奉的主神之一。而月光菩萨就是民间最为流行的月神的别称，也是女性拜月习

俗中所供奉的主神。因而在唐代，大悲咒先将五色线吸收入其修持仪轨，然后再将自身求姻缘的功用赋

加其上。随着大悲咒的流行，至玄宗时期，宫妃首先在七夕时节再次启用五色线。至晚唐五代，佩戴五

色线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延伸，其佩戴时间也并不局限于之前的端午时节，而是延长到七夕节。由此发展

至宋代，五色线终于成功得将端午节与七夕节联结在一起，脱离了仅仅是端午节吉物的身份，其角色功

能也完成由厌胜到求缘的转变，成为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民间习俗。

在唐宋五色线习俗发展的背后，同时也暗含着大悲咒的进化过程。大悲咒自初始传入唐朝，便一直

寻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唐代是传经、译经、开坛等佛事活动兴盛的朝代，它为大悲咒提供良好的流

播环境，但大悲咒并未因外界形势大好而停止自身发展。大悲咒虽出身密宗，但不局限于密宗；大悲咒

出于佛教，但其却将民间作为其用武之地。首先，大悲咒以其殊胜的功德快速融入佛教仪轨当中，它一

方面随着民间法事的操办流入千家万户，另一方面在佛俗民节中大展拳脚并由此深入民心。与此同时，

大悲咒还对传统民俗进行积极渗透，五色线习俗便是其结果之一。将五色线“拿来”用于自身仪轨法

具，也体现出其迫切希望融入唐朝社会的需要。引入五色线这一民俗道具后，大悲咒又凭借自身功能的

殊胜，赋予五色线新的涵义。被大悲咒改造过的五色线，在民间发展中成功延长了其节庆寿命，跳出端

午时限的束缚，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习俗。纵观整个五色线习俗的演变过程，其背后隐含的却是

大悲咒对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改造———影响”的过程，是接受与反接受的互动，体现出大悲咒自身

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四　 结　 　 语

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这在许多文献中有所反映。五色

线习俗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其中，五方色是五行学说的重要理论之一。它由五种颜色

组成，即“赤、青、黄、白、黑”。其次，它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配以“青、赤、白、黑、黄”五色，

并以“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四圣兽予以守护。而将这五种颜色的丝线拧成一股，便可制成五色线。

对于大悲咒而言，五色线是其诵持的必备法具。笔者认为，大悲咒之五色线之所以是赤、青、黄、白、黑五

种方色，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另有五位如来守护，并与方位具有对应性，这充分说明了大悲咒之

五色线来源于五方色。同时，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

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

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可见，关于大悲咒与唐宋民俗关系的考察，对研究唐

宋社会、历史、宗教具有一定意义。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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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知礼撰：《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卷一，《大正藏》第 ４８册，９７４ａ。
③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 ２０册，１１１ｂ、１０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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